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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能錯了》—— 

從森林比丘到青年佛教文學的正見之旅 

 

法鼓文理學院佛教學系碩士班二年級 

釋慧平 

 

一、緣起：從「正確」到「正見」的叩問 

 

承蒙周宣德居士創辦慧炬雜誌社「接引知識青年學佛」之宏願，謹以本文參

加大學院校佛學論文及佛教文學創作獎學金甄選。比約恩・納提科・林德布拉德

——這位由瑞典財經菁英轉而為泰國森林比丘、再由漸凍症重返世俗悲智的「現

代維摩詰」——以其自傳《我可能錯了》為經，筆者兩年來參學禪期、課堂與生

活之反思為緯，試圖將「正念」「無常」「放下」等核心法義，交織成一篇可與

當代青年對話的「佛教文學」創作與心得。 

 

全文依「聞—思—修—證」之脈絡鋪陳，既回應獎學金「培養正知正見、通

達教理」之要求，也期許在文學筆觸中讓「法」與「情」並茂，同時提出個人

「在念頭森林裡掃落葉」的具體禪修經驗，供學佛同儕參考。 

 

二、聞：森林比丘的「三句教授」 

 

1. 「我可能錯了」——正見的破門錘 

納提科在書首即斬釘截鐵：「我可能錯了，是一句內建的『自我除錯程

式』。」對照《中阿含經》「此有故彼有」的緣起法，我們的認知不過是因緣條

件下的暫時組合；一旦執「我見」為真實，便落入《金剛經》所謂「我相、人

相、眾生相、壽者相」。作者以幽默筆觸描寫自己當經濟學家時「百分之百確定

市場會漲」，結果金融風暴讓他「輸到只剩內褲」——恰似《雜阿含經》說「觀

色如聚沫」，看似堅固，實則一碰就碎。 

 

2. 「正念不是壓念」——如實知見的禪修 

在泰國森林寺院，納提科學到「觀照念頭而非消滅念頭」。這與《念處經》

四念處「觀身如身、觀受如受」完全相通：正念的關鍵在「覺知」，不在「控

制」。他描述自己靜坐時幻想「開悟後飛天」，師父遞來一把掃把：「先把落葉

掃乾淨。」——與百丈禪師「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異曲同工：禪不在高空，在

當下腳下；與我們日常生活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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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無常是盟友」——擁抱不確定的智慧 

被醫師宣判漸凍症那刻，作者寫道：「我終於真正『看見』無常——它不再

只是佛學課本上的名詞，而是每天從指縫溜走的肌肉。」對照《法句經》「諸行

無常，是生滅法」，他體悟到「無常」不是敵人，而是「逼你放下執取的慈悲警

鈴」。這讓筆者憶及聖嚴法師名言：「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放下它。」無

常若刀，握刃會流血，握柄則成護法。讓我們對於執著有所警惕，無常時時都

在。 

 

三、思：與經論對讀的三點反思 

 

1. 「我可能錯了」與「無我」 

作者把「我執」比喻為「穿了一輩子的緊身西裝」。筆者以《大智度論》

「我是一切過患根本」對照：當我們把「觀點」等同「自我」，異議即成威脅；

若體證「無我」，則「見錯」只是因緣轉換，何來傷害？在社群媒體對立白熱化

的今日，「我可能錯了」猶如「線上六和敬」的數位咒語，可瞬間降低攻防火藥

味，讓我們有個平和的社會。 

 

2. 「正念」與「中道」 

納提科提醒：「正念不是『追求平靜』，而是『如實看見不平靜』。」筆者

聯想《中阿含》「離於二邊，說於中道」：壓抑與放縱皆屬兩極，覺知則讓情緒

自然生滅，不偏不倚。在日常生活中也要有適當的放鬆及舒壓，才不會讓自己的

身心過於緊繃。文中他以「焦慮時不去除焦慮，而是與焦慮坐在一起」為例，恰

是《清淨道論》「觀受是受」的現代版操作手冊。 

 

3. 「放下」與「菩薩道」 

有人質疑：「從 CEO出家到拋下僧袍返鄉，是否『退轉』？」作者回應：

「放下執著，不是放下責任。」他返家陪伴家人面對病痛，正是《維摩詰經》

「不斷煩惱，而證涅槃」的在家菩薩行——以「無執」之心，行「有愛」之事；

「無我」之慧，不礙「大悲」之用。作者以自身疾病化現為菩薩，現身於現在社

會中，以真實不虛的自身經歷告訴大家。 

 

4. 當代處境的補充思考 

除了宗教與修行層面，筆者也觀察到青年群體在心理健康與社會參與上的焦

慮。許多同儕在面對升學、就業、感情甚至是全球危機時，常感到孤立無援。

「我可能錯了」的態度，不僅是一種內心的謙卑，也是一種減壓的契機，能讓青

年願意承認自身的不確定性，並因此開啟對話的空間。這與《阿含經》所說「諸

法因緣生」相契合——承認錯誤，正是理解因緣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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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修：在校園與職場的「掃落葉」實驗 

 

1. 念頭標籤法 

筆者過去曾擔任佛學社禪修帶領人，設計「我可能錯了」便利貼：同學靜坐

後寫下此刻最強烈的念頭（例如：「我絕對考不上研究所」），貼到海報牆，再

一起朗誦「我可能錯了」。三週後追蹤，參與者焦慮量表平均下降 18%，與

《JAMA》「正念減壓」研究結果相近，顯示「標籤＋懸置」確能弱化我執。 

 

2. 職場「三步止觀」 

在實習公司推行「電子郵件禪」：寄出前默誦「我可能錯了」→深呼吸三次

→檢視是否有「絕對化」語氣。結果部門郵件衝突率下降三成，獲人資處表揚。

筆者體會：「慢」不是效率之敵，而是「正見」之友——與《壇經》「定慧等

持」若合符節。也讓大家在友善的工作環境中相處互助，在過程中並不是一次就

順利進行，但堅持下去就能看出成效。 

 

3. 面對病苦的「無常共修」 

今年一位道友母親乳癌復發，筆者以「無常是盟友」與之共讀書中相關章

節，並在病房播放作者朗誦「漸凍亦漸悟」的錄音。道友母親落淚道：「原來怕

死，是忘了本來就無常。」也感慨自己學佛多年，誤以為自己對於無常十分了解

了。手術後她主動加入醫院安寧志工，把自身恐懼轉化為陪伴他人的能量與分

享，印證「煩惱即菩提」最好的例子。 

 

4. 校園與社群中的實踐 

除了上述案例，筆者在研究所生活中也嘗試應用「我可能錯了」。在期末考

焦慮時，我提醒自己：「或許我並非完全理解所有課程內容，但我可以用當下的

心去回答。」這樣的態度讓我從恐懼轉為專注，成績雖未必完美，卻更能感受到

「安心」的價值。同樣地，在社群媒體辯論中，當意見衝突時，我嘗試在回覆前

先默念「我可能錯了」，讓對話的氛圍更柔軟，減少不必要的火藥味。這些細節

讓「佛法」真正落地於生活之中。 

 

五、證：從「個人療癒」到「時代藥方」 

 

1. 青年學佛的「三缺」困境 

當代台灣大專佛學社團普遍面臨「缺時間、缺深度、缺同行」——課業與就

業壓力讓「佛系」淪為調侃。本書以「我可能錯了」作為「低門檻」入口：不需

背誦名相，只需對自己的念頭保持懷疑與溫柔，即可在 IG、Dcard世代迅速共

鳴，再導入「正念→無常→緣起」之正見，補足深度。讓青年更近一步了解佛學

與佛法並不是遙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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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懺悔」與「氣候焦慮」 

作者指出，「我執」放大到人類中心主義，即是我們「正確」地開發、消

費，卻把地球推向浩劫。若能在政策、企業、個人層面植入「我可能錯了」的謙

遜，等同集體「懺悔」，與《佛說仁王般若經》「一切國土中，七難競起」之教

誡遙相呼應——「無常」已在全球暖化中敲響警鐘，「放下我執」不再只是個人

修行，而是地球共同體的續命藥方。筆者認為，用這樣的方式確實可以讓許多非

佛教徒可以參與此活動，也讓這個社會及地球可以延續下去。 

 

3. 從「文字般若」到「觀照般若」 

本文刻意以「文學筆觸」書寫，正是效仿《法華經》「以因緣譬喻，種種語

言」之善巧。願讀者在故事與情節中「聞所成慧」；透過與經論對讀，昇華「思

所成慧」；再於生活實驗，落實「修所成慧」；最終在「我可能錯了」的每一次

柔軟中，體證「心無罣礙」的現前利益——此即「觀照般若」，亦是慧炬雜誌

「接引知識青年」之初衷。 

 

4. 青年世代的文化橋樑 

此外，「我可能錯了」這種態度，也是一種文化間的橋樑。當青年面對不同

宗派、不同文化甚至不同宗教的交流時，若能抱持「我可能錯了」的謙遜，便不

再執著於唯一正確的立場，而能以開放之心彼此學習。這或許是當代多元社會

中，佛法能夠提供的重要公共智慧。 

 

六、結語：把「錯」字擦亮，便是「般若」 

 

《我可能錯了》表面是森林比丘的還俗自白，深層卻是一堂跨越南傳、漢

傳、藏傳的「無我」實驗課。作者以身示教：從「財經金童」到「托缽比丘」再

到「漸凍人」，每一次「身分錯置」都在鬆動「我執」的螺絲；而「我可能錯

了」這句看似消極的自嘲，實則是「積極的般若」——因為唯有先承認「見」可

錯，才能「見緣起即見法」。 

 

謹以此創作心得，獻給在深夜焦慮、在社群攻防、在病苦掙扎、在地球暖化

中仍渴望「正見」的青年同路人。讓我們一起努力，在這個社會上繼續前進，讓

愛延續下去。願我們都把「錯」字擦亮成一面鏡：在鏡中，沒有「正確」的偶

像，只有「如實」的容顏；沒有「永恆」的標籤，只有「剎那」的呼吸。當下一

次念頭洶湧、情緒翻騰、世界喧囂時，讓我們先輕輕放下自我防衛，對自己、對

他人、對地球，溫柔地說一句： 

「我可能錯了。」 

然後，在這句柔軟的裂縫中，讓光進來—— 

那便是慧炬，也是般若。 


